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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求求助助信信息息，，感感觉觉像像在在乞乞讨讨””
公开在网上募捐，患者、家属承受巨大心理压力

一个重症病人会让一个家
庭倾尽所有，面对高额的医疗
费，不少家庭难以承受。网络筹
款平台像救命稻草一样让这些
患者看到希望。而当这扇希望
之门开启时，不少患者家属又
因“像乞讨”“爱面子”而产生种
种焦虑。活跃在医院的不少募
捐平台志愿者在帮助他们筹款
的同时，还需要帮助患者家属
缓解心理压力。

■网络募捐怎么了

本报记者 许建立

不少重病患者
面临无钱医治窘境

2月1日，患有急性髓系
白血病的刘敏在山东省立医
院的病床上，用手机在求助
平台上发起募捐求助。在各
大医院，像刘敏一样遭遇重
大病患之后，因花光积蓄而
无力承担后续治疗费用的患
者还有很多。

在他们当中，很多人也
想通过募捐来筹集善款以维
持治疗，然而却寻求无门，期
望着有一个人能帮他们发起
筹款。

作为一家筹款平台的志
愿者，济南的王展从事着辅助
困难病患发起筹款的工作，帮
助既想发起筹款却又不知道
如何操作的患者及家属。他每
天不停地奔波于各大医院的
病房，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为
了便于开展工作，王展的背包
里永远装着个人名片和宣传
单页，上面写着“让困难者不
再无助，让梦想更近一步”。上
午背着满满一书包出门，到了
下午收工时书包才会瘪下去。

王展没有办公室，他们的
工作地点就是医院。1月19日
10点，记者跟随王展来到位于
济南西郊的山东省肿瘤医院，
进行常规的“扫病房”。所谓

“扫病房”，就是进入病房询问
是否需要发起筹款，如果需
要，志愿者则会义务进行辅
助。对于10点才开始上班，王
展表示，这个时间点是根据工
作经验总结出来的，如果去得
太早，会妨碍病房正常的秩
序，影响大夫查房、护士换药
等等。

编写好求助信息
家属纠结一天才发出

在肿瘤医院四号病房楼
前，王展见到了前一天约好的
病患家属闫同玉，这是王展1
月16日“扫病房”时遇到的一
位求助者。

2015年9月15日，闫同玉
的妻子魏冬梅被查出患有脑
瘤，随后魏冬梅在上海进行了
开颅手术，比较成功，但后期
还要放疗和化疗。经过八个月
的艰苦治疗，花费30多万元，
老闫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可
2017年8月，老闫妻子的脑瘤
复发，2018年1月住进了山东
肿瘤医院，继续接受化疗。

面对王展的到来，老闫仿
佛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简单
交流后，王展帮助不太懂智能
手机操作的老闫发起大病筹
款。在医院走廊，老闫说着，王
展的手指迅速在手机屏幕上
按动着。一般而言，求助情况
介绍是一条求助信息的核心
要素，如果求助者不知怎样
写，像王展这样的志愿者会免
费代笔。“写求助文章是比较
费事的，一篇得一个小时左
右，把真实情况说清楚即可。”
下午1点，王展将写好的求助
文字用微信发给老闫，老闫看
后连连点头。

将求助文章和图片上传
后，过了几分钟后台审核完
毕，一条标题为“求帮忙求扩
散！脑瘤君，请你放过孩子妈，
她才36岁！！！”的求助信息完
成了。看着这条求助信息，老
闫低着头，表情复杂地发出一
声叹息。

为了实现更好的筹款效
果，王展继续给老闫做“思想
工作”，告诉他心理上不要有
什么负担，也别碍于面子感觉
不好意思，要在微信群、朋友
圈里多多转发。正当王展想在
老闫手机上做转发示范时，老
闫还是犹豫了一下说：“等等
吧，我再看看。”

“其实老闫这种情况还是
挺常见的，觉得发这样的求助
信息像在乞讨，我们也很理
解，但在巨额医疗费用面前，
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
王展说，“还有很多人发起了
求助，但效果并不理想，我们
尽可能帮他达到筹款目标。”

对于老闫，这条求助信
息在手里捂了一天，直到第
二天中午他才告诉王展“发
出去了”。

工作环境压抑
不少志愿者选择放弃

相比王展，2017年初加
入专职志愿者队伍的雷尧，
已算是他们团队的“老人”
了。对于招募专职或兼职志
愿者，雷尧坦言“即便有津
贴，这事儿也并不容易，很多
人没有坚持下来”。

对于筹款志愿者这份工
作，28岁的雷尧表示挑战性很
大，有时也会遭受质疑，有时在
经历太多悲伤故事后有巨大的
心理负担。“很多人曾经报名加
入志愿者，但体验了几天后，因
为接受不了这个压抑的工作环
境就放弃了。”雷尧说。

“我做志愿者的契机来自
家里一位亲属患病，当时面临
着非常大的资金缺口，那时我
第一次了解到大病众筹平台，
亲身感受到了它对社会弱势
群体的巨大作用。出于感恩，
就当了志愿者，想帮助更多的
人。”雷尧说。

记者了解到，作为大病筹
款平台的工作人员，像雷尧、
王展这样的专职志愿者在济
南并不多，虽然通过互联网进
行大病筹款的方式已不鲜见，
但大多平台是“网上来网上
去”，遇到问题电话联系，很难
在线下见到其工作人员或者
志愿者。

在雷尧看来，医护人员给
了患者身体治愈的机会，病人
家属给了患者无私的关怀，广
大爱心人士更是大病患者的天
使，而作为大病筹款平台的志
愿者，最大的作用则是帮助病
人及其家属在无助无力时继续
前行，通过新技术，让爱心汇
聚。“很多时候，大病患者的家
属承受了很大压力，他们对亲
人继续接受治疗的‘执拗’，以
及患者自身对生的渴望，深深
感动着每个人。”雷尧说。

王展表示，“最高兴的时
候就是看着善款在一点点增
加，正是这些爱心，挽救了很
多家庭，让他们走出绝望，也
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
自身的价值。”

既能助人也存质疑

点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
体，筹款链接时不时出现，许多
人对此习以为常，通过银行汇
款方式进行捐助似乎已经成为
了“过去时”。

之前网络曾爆出苏州一男
子夸大亲属病情获取善款，这
名男子声称母亲左右胸均被查
出乳腺癌，希望获取30万元为
母亲治病，并在两天内通过网
络平台筹得善款近2万元。但其
母亲的主治医师却怒斥其叙述
与病情不相符，称其母亲只有
单侧乳腺癌，且医保报销后仅
花费6800元。还有媒体曝光某
女子通过微信朋友圈发送链接
筹得善款却挪作他用……

记者联系到了一些自称医
疗系统“内部人士”的人员，他
们表示，医院病历和带签名公
章的诊断书他们都可以“弄
来”，三甲医院的也可以做，“无
非是加钱”。

记者在募捐信息平台上点
开一项个人求助项目，在项目
下有这样一行说明：该项目信
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
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此项说明来源于民政部所
发布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以
下简称《规范》）。据了解，“医疗
众筹”被认定为个人求助行为，
与公开募捐性质并不一样。

但《规范》中也明确表示：
个人为解决自己或者家庭困
难，提出发布求助信息时，平台

应有序引导个人与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对接，并加
强审查甄别、设置救助上限、强
化信息公开和使用反馈、做好
风险防范提示和责任追溯。

慈善必须是本透明账

“求助对象的信息如果不
能严格审查，那么就偏离了慈
善的正轨，对于整个社会的‘慈
善信心’也是一种消磨。”中南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
董山民说。

董山民建议，相关的平台
可以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
是提高进入门槛和申请难度，
让打算投机的人增加成本，把
真正有需要的人挑选出来，因
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害
怕支付用于救助的成本。

二是建立施助人回报机
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
下可以建立施助人数据库，还
可以建立社会救助信用银行，
让施助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得
到同样的、甚至更大帮助。

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
潘强表示，编造虚假信息在平
台上发布并获取钱财的行为性
质上无异于诈骗，而平台如果
因为审核不严而导致此类情
况，虽不用担负刑事责任，但须
承担一定民事责任。

“大家慷慨解囊一定程度
上也是基于对平台的信任，所
以相关平台有责任和义务加强
审核环节工作，而不能随意发
布相关信息。”潘强强调，“慈善
必须是本透明账”。 新华

感感激激与与质质疑疑并并存存
““医医疗疗众众筹筹””该该如如何何走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实施为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募捐信息平台”）的认定审查以及其他慈善行
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一年多来，以“医疗众筹”为主要慈
善方式的信息平台快速发展的同时，申请人信息造假等问题也逐
渐出现在公众视野，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走，成为“医疗众筹”亟待思
考的一个问题。

在山东省肿瘤医院，志愿者王展为患者讲解大病筹款平台的使用事宜。 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葛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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